 附件 :  五   知識至高處以氣魄相通    情感至深處以奉獻相連
        石壺回港，重拾忙碌生活，不覺又已數月。一日，電話叮叮地響著，他拿起話筒，對方先說：

        “我找石壺教授。”
        “我就是，你是誰?”
        “我叫小典，恩典的典，我是鳳儀的妹妹，有急事找您。”
        他想必是鳳儀的急事，故回答道：
        “你定時間和地點罷!”
        “半小時後在灣仔地鐵的恒生銀行等，不見不散。”
         “好，我馬上動身，再見!”
        他掛上電話，才發現自己並不認識小典。心想，爲什麽鳳儀不自己打電話來?她出事了? 他自責不可有此不吉利之想。剛才的電話是不是一齣惡作劇?爲什麽不曾聽說她有一個妹妹呢? 
        剛到恒生銀行，他就作找人的樣子。小典上前，他也上前，兩人同時開口，他說：

        “您是小典?”
        “你是石壺?  我們去新世界海港酒店，好嗎?  那裏三點到六點有琴聽；有自助茶點吃，每份七十五元。”
        他笑她講的詳細，並以手作勢道：
        “小姐!  帶路罷!”
        未幾兩人來到酒店大堂。女侍依石壺意帶他們到近窗的位子坐下。兩人共一壺紅茶，他用草莓、西瓜、葡萄及兩種哈蜜瓜砌成一碟彩色拼盤，她則拿了一塊巧克力蛋糕。兩人對坐，他心急外緩地遙望海對面的鐘樓，細算日子，半年前曾和鳳儀遙望港島，看到李錦記的廣告，這樣，在無意中，目光應曾遙射到這間酒店，遙射到他和她對坐的檯子。那天他曾凝視夜空，他眨眼，星星也眨眼，像是在億萬光年外的穹蒼深處偷傳情恨。今天凝視晴空，他的心波在浮動；雲朵的心波也在浮動，像是在回憶元月八日，她採訪的那個下午。他終於忍不住，開口道：
        “鳳儀有急事?”
        “是的，寫在給我的信裏。但如果您當我是陌生人，我就不該讓您看這封信。”
        論理，小典不是陌生人，是什麽人? 論情，替鳳儀辦急事的人，絕不是陌生人! 他說：

        “你既然是鳳儀的妹妹，我怎麽會當您是陌生人?”
        “她常提到您，淵明及子青，所以對你們，我總覺得相識已久。你們早年結義爲兄弟，她和我今年在尖東堤岸結義爲姊妹。”
        他敢打賭，鳳儀與小典是在元月八日以後結爲姊妹的。這麽說，那幅香港景色不僅刻入他的心園，也刻入鳳儀的心園。爲什麽他一心一意地想過去，竟把她貶爲一幅回憶的背景?回憶曾使他過濾掉無數渣滓，把過去真化、善化及美化。現在想來，回憶也有殘酷的一面。他不知那晚忽略了甚麽，但知確是有所忽略，想到這兒，說：
        “那麽就當我們是久別重逢罷!”
        她細嚼‘久別重逢’四個字。對沒有見過的人說‘久別重逢’，倒是新鮮別致呢! 她把鳳儀的信拿出來，說：
        “您就當我們是黃教教友，來讀這封信罷!”
        黃教教友? 我們?  她無疑在說她也信奉黃教。既是教友，就不必再顧慮，不必再把世界一分爲二，不必再有對立的愛、恨……。這套黃教黃學情思，是他、淵明和子青所皺染的，所篤信的。但人是軟弱的，信和行畢竟是兩回事。現在他要在軟弱和失措中來讀鳳儀的信。
小典：
        香江一別，不覺又已五月。可記得那天夜晚我們在尖東堤岸勾指起誓結爲姐妹? 可記得我們相互擁抱，用熱淚來傾吐彼此誠摯的情懷? 自那天起，我就決定要照顧你，照顧夢裏的人，也照顧黃教。[評：人愈孤獨愈想照顧人。]：有一個母親，一個妹妹，一個夢裏的人，一個黃教，我還不知足嗎?但是也自那天起，我有了劇烈的腰痛。想到母親含辛茹苦的將我撫養成人，我決定帶著痛去加拿大替我母親辦依親移民，在加拿大邊辦移民，邊看醫生，又邊上班。我的醫生忙，說我的痛可能起於女兒事，也可能來自懷孕……。我告訴他我還沒結婚，他說：
        “沒結婚就會不懷孕?”
        後來我去看一個新出道的女醫生，她詳細替我檢查，並對我說：

        “你得了卵巢癌，已擴散至淋巴腺……，石壺爲甚麽沒來看你?”
        小典，我怕母親受不了，不假思索地在親人欄裏填上石壺，怎麽辦? 小典，我不能去，不能去。我曾怒問上蒼，爲什麽在我開竅未久，便奪去我的生命?或許他真的以萬物爲芻狗，任其自生自滅?或許他預知獻身黃教的苦難，憐憫地接我上天。但是我走了，母親、小典和夢中人由誰來照顧?上帝啊：
        “你無所不知，故不能有希望，也不能有憧憬。但人對未來卻無能確知，因不確知，故對未來總是懷著希望和憧憬；有多少分未知，就有多少分憧憬，多少分希望。你既知我不確知未來的苦難，爲什麽不讓我在希望中活下去?”
        是的，上帝有所不能，有所忽略，而那不能及忽略的部分屬於命
運。約翰福音開卷便說上帝囊括一切的道：
        “太初有道，道與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”
        那麽命運是道的一環，上帝的一環，但上帝不能改變命運，一如他不能把自己舉起來! ……
        好痛! 要等護士打止痛針，我才能繼續寫，但我擔心，擔心遲些更不能寫。我只好將這封未寫完的信寄了。祝
健康
姐
鳳儀
甲戌五月十七日
        石壺面對小典，不能言語。固然他跟鳳儀‘熟’，鳳儀跟小典‘熟’，但‘熟’難傳遞，又未必對稱。在小典心中，鳳儀‘情’石壺甚於石壺‘情’鳳儀，因此她不能建議石壺做些甚麽；在石壺心中，鳳儀‘情’小典甚於小典‘情’鳳儀，因此他不便在小典面前說些什麽。
        鳳儀早就向小典介紹過石壺，不，該說介紹過‘石壺情思’。小典無能感覺他的‘情’，也無能理解他的‘思’。她只能將他的情思簡化爲鳳儀對他的愛戀。鳳儀呢? 她一直強調石壺這也‘對’那也‘對’，男孩也說他‘對’，怎能以此來造謠，說她愛上他? 小典說不過她，同意他對，同意她未愛上他。元月八日以後，‘對’和‘情’逐漸混淆不清。誰在“對”中偷偷地滲入了‘情’? 那‘情’悄悄地俘虜了‘對’，以致‘對’和‘不對’突然地在她的座標系統中失落。如果還有所謂‘對’，那只是他的‘對’。這樣說理，豈不太狹隘了? 但她並不自覺，她滿懷著奉獻的精神，要將自己奉獻給母親，給小典，給黃教，給夢中的人。‘奉獻’是‘情’還是‘理’? 一個人獻身宗教或祖國，往往壯志未酬身先死，能說是理性行爲嗎? 眼前她得籌劃和探索怎樣跟這世界道別，怎樣進入另一世界。人在最脆弱的時刻最需要信仰。旁邊姓許的癌症病人已先她而去。許小姐非常勇敢，曾和教友們在她床前合唱，歌頌
        “主愛奇妙，長闊高深，真是令人難猜……。”
        她相信自己被主榮召，爲鳳儀祈禱，希望鳳儀改信耶教，隨她踏上天國之途。是的，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寫道：
        “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致滅亡，反得永生。”
        鳳儀問：“我去天國，母親呢?”
        有了，使徒行傳十七章三十一節寫道：
        “當信主耶穌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”
        但是小典呢? 石壺呢? 她在痛苦中看許小姐彌留之際送她的新、舊約。
她念過耶經，如今不少章節算是重看。《創世紀》云人是在吃禁果以後眼睛才明亮的，耶神卻以此來增加女子生育之苦，來罰女子戀慕丈夫，受丈夫管轄，來趕人類出伊甸園，以免他們偷竊生命樹的果子……。後來又著挪亞造方舟，降大雨，使世上各種動物在洪水犯濫四十天以後，存者不過七對。歷史記以色列爲求戰勝巴比倫，升兒童保護神耶和華爲唯一的神，但終戰敗。後來耶經在以賽亞及啓示錄裏預言耶和華爲以色列報仇，其兇狠淫亂，令她躲在被裏顫抖。她本來有求於耶和華，現在卻要倒過來求上蒼憐憫耶神。
石壺呢? 他生活在情懷和理想的大氣層中，任何外來之情，在通過大氣層之際，必有所消損，有所阻延，‘情’抵他心窩深處時，發情之人或已境易情終，或已花落人家。於是此情總是不歸情。然而‘情’過他的大氣層，總是逐步純化，煉成精髓，故當他爲情所困時，往往不能自己，惜時已過，境已遷，以‘遲情’追‘舊人’，何其無奈?!正是：
        春至君不覺，只當冬未歸；
        今讀君來鴻，方曉春將去。
        殘花點淒草，不見故人遊；
        強把時光轉，重回春去處。
        他重返元月八日的夜晚，去回味“雲若有情雲亦苦”，去回味“知識至高處無不相通，情感至深處無不相連”，去回味‘鳳儀的議論及模樣。’啊，還有她的淚光。是夕陽的餘暉，抑是他的回憶樹，遮住了淚光裏的激情? 晚上和她勾指起誓時，是深夜的黑幕，抑是他的回憶樹，掩飾了她心房的震撼? 他自問：“爲什麽當時沈溺於回憶香港景色，而不去回憶她?”他能在當時回憶當時嗎?唉，回憶是他的‘寡人之疾’，是上蒼賦予他的‘不足之症。’她已遠去，回憶中的她也已純化，在他五腑髒內捲起一股情感動能，如北江洪水越堤而過，沖向農田宅落，沖向一○七號公路! 只是廣州和粵北諸地，都有抗洪隊來搶救，他和她的情又有誰來搶救呢? 恍惚間她在他眼前伸出么指。他會意，也伸出么指，跟她勾指起誓，起誓和她同遊張家界，同遊天子山。他問小典：
       “你認不認識鳳儀的母親?”
        “認識，我叫她張伯母。”
        “我想，我們應去拜候她。”
        “是的，遲早得告訴她鳳儀的病。鳳儀的父母都是逃亡到香港的。鳳儀小學尚未畢業，父親便因肺癌病逝，從此母女相依爲命。兩人生離不久，又臨死別；鳳儀怕母親熬不過白髮送黑髮之苦，才填您的名字在入院登記表上。請您幫我依照她的意思做，勸她母親迴避‘死別’。我已買妥韓航機票，七月十六日飛多倫多。”
        她四月十三日才過二十六歲生日，小小年紀，怎能代長輩料理鳳儀的後事? 石壺道：
        “我真希望鳳儀能夠康復!”
        誰不希望她康復? 但誰相信她會康復? 多少人的希望爲科學的診斷所夭折? 以前人在希望中無奈地看著親朋離去，如今醫生先估計生存區間，然後讓病人在絕望中等待死亡。小典道：
        “夏天等坐飛機去美、加的可謂人山人海。我替您訂七月十六、十八及二十日的座位。我馬上打電話給張伯母，約定時間到她家拜訪，好嗎?”
        “很好，謝謝你!”
        她去掛電話。這時鋼琴和大小提琴傳來梁祝協奏曲。少年無猜，寒暑同窗，臨別，祝英台曾多次暗示自己是女兒身，可惜梁山伯未能及時領悟。世間有多少美事能及時爲人領悟? 石壺總算作出勇敢的決定，他要上路了，上路去會鳳儀。誰忍心去問他爲什麽不早‘動’，在她近在咫尺時‘動’?
        小典帶路來到張府，石壺跟著她叫張伯母。閒話不記，在兩人勸慰下，張夫人對石壺說：
        “鳳兒不只一次提及你，我早料到她喜歡你。本來她年幼喪父，能有一個人做她父親及丈夫，是她的福氣；但作爲母親，我能鼓勵她嗎? 如今命運把她交給你，做我該做而無能做的事。時間不饒人，你放手去照顧她吧。”
        說完淚如雨下，真是母親的淚水不堪睹，不堪流。小典和石壺力勸數回方才離去。他在張伯母臉上，依稀看到鳳儀的影子。
        七月十六日，石壺到啓德機場送小典，小典提議去‘世界之窗’候機。他想起半年前和鳳儀在那聽張亦文及李文革議論《廢都》，不覺悵然。爲免睹新懷舊，他提議到樓上去。他叫了一碗皮蛋瘦肉粥，她叫了一杯凍檸檬茶。兩人都絕口不提鳳儀，都在凝視窗外。左邊可看到中華航機，撩起他無限的回憶。右邊可眺望跑道，降落的飛機總是自九龍塘那邊飛來；升起的飛機則向鱷魚鰂對海上空飛去。他曾在城市理工學院九樓的西餐廳看各式飛機轉彎下降，機肚清晰可見，不到三分鐘便可看到一架。他又曾在太古城康怡花園看飛機升空，轟隆之聲遠甚於倦機下降。現在升降同時收入眼簾，倍覺啓德機場接送生涯的忙碌。想來自己又何嘗不忙碌?然而，在旁人眼中，能抽閑送一個才見一面的女孩，何來忙碌? 但他不是純理智的，第一印象決定了他對她的感覺。
        時光要過就過，轉瞬她跟他握手道別。她自知任重道遠，帶著自己和他的深情來會鳳儀。鳳儀聽說他將至，該是多麽高興啊? 飛機在三萬餘尺是高空以五百多哩的時速踏雲東行。她第一次在雲上看雲，好不興奮。原來雲層變化萬千，有幻有穴，穴底深處就是南海、臺灣、東海……。雲海之上則仍是穹蒼無垠。啊，宇宙的奧秘可真令人難猜。或許數月前鳳儀也曾在同一上空目睹此景，思此奧秘。她真想在這一刹緊握她的手，看石壺所謂的“情感動能”會否共鳴於她與鳳儀之間? 
        鳳儀呢? 她不分晝夜臥病床上，既乏人探訪，又無前途可言。她費了偌大精力辦妥移民加拿大的手續，而如今最願意的，卻是躺在香港的病床上；細弱的手除了負責輸送葡萄糖液，還棒著許小姐留給她的“聖經”。切莫歎息，切莫埋怨，她得趁能輸糖捧書之際，趕快唸聖經，趕快思考人生——殘餘的人生：
        方舟事件以後，男人只剩下挪亞及他的兒子閃、含、雅弗，女人只剩下挪亞的妻子及兒媳。神造虹於雲彩，並以此跟挪亞立約，再不以水泛濫，毀滅一切有血肉的活物。洪水後兩年閃一百歲，生亞法撒，至二百九十年後得第八代孫亞伯蘭，即亞伯拉罕。再十四代得大衛，再十四代被俘至巴比倫，又再十四代藉道成肉身得神的獨生子耶穌。[評：以後不知耶神有沒有再生兒女，也不知洪秀全是不是耶穌的弟弟。] 加起來前後不過幾千年，似乎只能代表以色列的傳說時代，遠比中國的三皇五帝短。閃活六百歲，雖可見子孫繁衍，但方舟不及伊甸國；洪水過後陳屍遍野，他的恐怖和淒涼必甚於始祖亞當和夏娃。[評：想起二00四年底印尼的海嘯。]偷吃禁果以前，亞當和夏娃都是赤身露體的‘盲人’ ，豈能欣賞人體和萬物的美?挪亞的後裔眼明智聰，能造城塔，耶神恐‘他們合作，就沒事不成就的了’，於是下去變亂他們的口音，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，分散在全地上，他們就不造那城了。[評：耶神無所不能，何需‘下去’變亂?]
        早年埃及富裕，有金字塔及別的遺跡爲證。當時移民埃及者衆，不免移風改俗，信奉異教，一如當今華人信耶教一般。後來埃及人驅逐移民，一如近世外人排華。聖經記摩西帶猶太人渡紅海，在耶神淹死埃及追兵以後回迦南，旅程達四十年。在路途中，他頒佈十誡，包括不可殺人，但他卻藉耶和華之名屠殺異教徒，難怪唐代容納各教，終禁景教，即當時的耶教……。
        她無事可做，已將舊約三十九部及新約二十七部盡覽無遺。她想，黃教容得耶教，耶教卻不容異教。她祈求上蒼，超度耶神及各派耶教教徒，希望他們有容人之心，有容異教之心，有容萬物之心。至此她內心激起一股熱流，竄向全身；她真希望自己有耶經裏參孫的力量，把衆人排除異教的心石搬開，她又希望自己有羅馬帝國時代耶教徒鬥獅子的勇氣。是的，癌細胞不正像獅子，在撕扯她的內臟?她絕不讓癌細胞侵蝕她尋美及尋自然的靈魂，興奮得眼淚像細泉般湧出。石壺曾說
        知識至高處無不相通，情感至深處無不相連。
啊，有了，
        情感至深處以奉獻相連。
        她永遠記得元月八日。那天她頓悟
        知識至高處以氣魄相通。
遺憾石壺在她知識開竅之際不曾‘動’ ，遺憾她自己也不曾‘動’! 此刻臨情感開竅，她懷著下床起舞的衝動，卻不見他。是‘死’開她情竅；若非死亡在即，她再活五十年，也未必有此奉獻的情懷。“梁山伯與祝英台之情，羅蜜歐與朱麗葉之情，不都是奉獻之情?”他們活不到年華二八，我已比他們長壽一倍，有何遺憾呢? 孔子曰：
        “朝聞道，夕可死矣!”
我可以去了。不，我不能走，我要快樂地跟石壺道“珍重”，說“再見”!
        她靜靜地昏睡過去，小典悄悄地走進病房。不見數月，鳳儀瘦成這副樣子，小典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。她更不能相信鳳儀睡裏的微笑。她信耶教了? 她從耶經中獲得力量? 小典輕輕地把聖經挪開，呆坐在床左邊的靠椅上等，等，等她蘇醒過來。
        微弱的燈光照著蒼白的面頰。她的嘴唇在抖顫，在抖顫。護士又在她臀部補上一針，並告訴小典，她的腦仍就清醒，只是五臟俱爲癌細胞所侵蝕。小典怕得發汗，想通知石壺，石壺卻已在飛機上。
        鳳儀半醒，小典趕忙趨前說：
“鳳儀姐，我是小典，我來看你。”
        邊說淚水邊滴落在鳳儀的床上。鳳儀道：
        “好冷，抱我。”
        小典輕輕地抱住她，卻發覺自己在發抖，說：
        “石壺已在飛機上，他會來看你。”
        “你要他來的?”
        “不是，是他自己決定的。”
        “對不起，我不能照顧你了。請你答應我好好地照顧自己，照顧母親，照顧黃教，照顧，照顧石壺。”
        她終於說出照顧石壺的話。小典道：
        “我答應你，但你要支撐下去，你要等他。”
        小典竟說不出“你要康復”。在科學世界裏，誰又說得出呢?
        鳳儀怕撐不住，著小典拿紙筆來，代她寫信給石壺。

石老師：
        對不起，您遊張家界之際，我不及告別就趕來多倫多爲母親辦理依親移民。在永州跟您一起作‘卡拉演講’，留連至今不忘。只可惜由桂林至永州途中，我已身感不適，且每況愈下，終於病倒在床。回想，大約當時已患癌症。
        近讀耶教六十六卷經文，深覺宣揚黃學、黃教實乃當今急務。只遺憾我已身不從心，離世在即，無能再貢獻。我留下《拾花集》數卷，請您將它與子青及淵明的文章一併整理。文中涉及您的，有些不合規矩，然老師曾說：
        “詩不以詞害意，文不以理壓情。”
若刪去學生對老師由衷之情，任其埋沒，豈非不美? 不自然?
        黃學、黃教出於儒、道、佛而美於儒、道、佛。然今適逢科學及商業盛世，人心向快。爲免於曲高和寡，宜將黃學、黃教溶於百姓所好，其中尤以通俗小說及音樂最能盡潛移默化之功。今西方強權以信耶教爲主，學生盡覽耶經以後，深覺諸耶國在中東及它處的爭戰和霸道實非偶然；若任其蔓延，則科學將用於欺壓小國，浪費資源，污染大地及蠶食人心。另一方面，耶教廣置教堂，使教友能經常聚集，以詩歌及靈修來慰藉軟弱的心，黃教豈可不學?自漢武帝‘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’以來，中華文化逐漸偏於一方，而儒術因缺競爭，亦逐漸教條化。故愈想提倡黃學、黃教，愈不可獨尊黃學、黃教。任何哲學和宗教均有其局限，黃學、黃教亦不例外，它是用來修身和齊家的。它重視道、德、仁、義、禮、法，但不以道、德、仁、義、禮、法來壓自然的美及自然的情。……

        我將去，但求去的自然，去的美；你們將葬，但求葬的自然，葬的美。……”
        她昏昏沈沈，小典則心亂如麻，飽歷她彌留之苦，後悔力勸張伯母留在香港等消息，掛電話給她，想向她報告鳳儀的病況，但總是沒人接。
